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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时候

思想打开了门窗？

是什么时候

黎明洒满了阳光？

是什么时候

草原奔腾起烈马？

是什么时候

心灵奏响了乐章？

啊，中国梦，

一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

掀起百年狂潮，

巨澜卷大洋……

我读着胡孟祥的诗，眼前闪现着

“彩梦文化”之命题。什么是“彩梦文

化”呢？按照胡孟祥的话说，就是：“中

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

中，必然要产生一种文化，这种以‘中国

梦’为思想内涵的文化，我称它为‘彩梦

文化’。”“彩梦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胡孟祥如是说：“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

大梦想，它是以出彩为标志的‘中华彩梦

’。当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去践行这种梦

想时，就带来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

丰收。于是，‘彩梦文化’便产生了。”这

种言简意赅的论述，让人一读便明。

胡孟祥撰写的《“彩梦文化”在中

国》，于今年6月30日在《中国作家网》

首发，7月 3日《潍坊日报·画都周刊》

在“文化名家胡孟祥专辑”中刊载。7

月 5日至 7日，由潍坊报业集团主办，

在郭味蕖美术馆举办了“胡孟祥‘彩梦

文化’在中国”艺术展，我为该展览题

写了展名。红旗渠“除险英雄”任羊

成，“当代雷锋”孙茂芳应邀出席了开

幕式。在开幕式现场，孙茂芳即兴演

讲，引起了阵阵掌声。他说：“我很忙，

辞退了不少邀请，于昨天自京城赶来

潍坊，参加这次开幕式。我认为，‘彩

梦文化’就是‘中国梦’文化。胡孟祥

宣传中国梦，践行中国梦，我要向他学

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

贡献……”开幕式过后，这位“当代雷

锋”又为胡孟祥留下了一幅字，上写：

“孟祥教授，参观彩梦展，十分感动，今

天的我就是明天的你，坚持就会胜利，

成功！敬军礼。”

为什么一个文化艺术展竟然能够

如此打动“当代雷锋”孙茂芳呢？我认

为“彩梦文化艺术展”所传递的是以

“中国梦”为思想内涵的大文化。这种

大文化充满着真情与大爱，贯穿着梦

想与追求。胡孟祥用“中国梦”回望长

达 30 余年所走过的文学艺术创作道

路，通过“梦想作家”“圆梦百年”“掌印

天下”“丹霞一梦”等艺术架构，支撑起

一个“彩梦文化”的命题。他把理论的

思考与辨析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创作实

践之中，通过一幅幅诗、书、画、印、陶

艺、摄影、集邮等多种样式，艺术形象

地去诠释“彩梦文化”。这样的理论研

究别开生面，它是用“大手笔”撰写出

的“大块文章”。

据我所知，胡孟祥的学历并不高，

只在山东大学受过一年的高等教育。

他从一个石油工人，成为我国文学艺

术界的多面手，这取决于他的“三勤”，

即：勤于动脚，勤于动手，勤于动脑。

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成

全了胡孟祥及其“彩梦文化”。

我与胡孟祥结识于上世纪 80 年

代后期，当时，他主编了一套“东方说

唱艺术系列丛书”，该丛书共13卷，由

胡孟祥担任主编，我被邀担任名誉主

编，并为丛书撰写了总序《论说唱艺术

的价值观》。丛书中的五卷《韩起祥评

传》、《胡孟祥说唱艺术论集》、《解放区

说唱文学作品选》（上中下三卷），都是

由胡孟祥撰写、搜集整理的。该丛书

出版后，曾得到艾青、臧克家、钟敬文、

贺敬之等先生的好评。

1989年 9月 30日，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40周年前夕，我邀请时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出席

了在京举行的《韩起祥评传》新闻首发

式。首发式过后，习老还亲笔为《韩起

祥评传》一书题字：“民间艺术家的一

代典范。”题字既褒奖了韩起祥，又首

肯鼓励了作者。自此以后，我又多次

为胡孟祥编著的文集、画集作序。为

什么我多次把胡孟祥介绍给大家呢？

因为他不断进取，不断追求，不断取

得新成果。

胡孟祥既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又

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美术家、陶艺家与收

藏家。他还是一位有思想、有建树的评

论家。《“彩梦文化”在中国》就是例证。

不仅如此，胡孟祥还创意筹划了一座独

一无二的“彩梦文化园”。他要把一幅

幅平面的艺术作品转换成一座座立体

的人文景观，让世人去观光，去游览，去

领略“彩梦文化”的中国梦。这是一项

多么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程啊！

《“彩梦文化”在中国》闪现着一颗

火热的中国心。胡孟祥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正是这种真诚的爱，才使他

与“彩梦文化”结缘。正是：

心高云共驾，彩梦好文化。

同圆中国梦，神州是一家。

胡孟祥是来自基层的一个普通文

化工作者，竟然拥有“彩梦文化”的话

语权，其中的奥秘让人深思。我祝愿

“孟祥成真”。

（原载2014年8月16日《中国作家网》）

作者简介：

胡孟祥，祖籍山东临清，作家、评论家、

美术家、收藏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协会

员、中国曲协会员、山东省美协会员、河北省

书协会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

山东省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先后

编著出版《我与大师》、《我的2007》、《胡孟祥说

唱艺术论集》、《中国符号——胡孟祥创意艺

术集》等专集、画集近30卷。1989年创作出版

的《韩起祥评传》一书，曾得到艾青、臧克家、

钟敬文、贺敬之等先生的好评，时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为该书亲笔题词，

并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新书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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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

必然要产生一种文化，这种以“中国梦”为思想内

涵的文化，我称它为“彩梦文化”。中国梦是中华

民族的伟大梦想，它是以出彩为标志的“中华彩

梦”。当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去践行这种梦想时，

就带来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于是，

“彩梦文化”便产生了。中国梦为每一个中华儿

女提供了展示出彩人生的大舞台，用出彩人生

共同打造的“彩梦文化”，为中华文明添光加彩，

共铸辉煌。

“彩梦文化”之特征

时代性。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

放了五集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这部由

中宣部组织拍摄的电视片，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理论探

索和实践历程，它以广阔的视野、豪放的风格、

多样的手法，诠释了中国梦的历史成因与时代

内涵，生动地解读了中国梦，极富现代风韵与时

代特征。

实践性。应该说，有人类就有了梦想，梦想

伴随人类发展的全过程，我曾给梦想留下过一

首小诗：“梦想是情感的长河，梦想是希望的花

朵，梦想是心灵的甘泉，梦想是生命的一把火。”

也有人把梦想称之为“梦文化”。然而，“彩梦文

化”与“梦文化”截然不同，二者的最大差异性就在

于实践。“彩梦文化”不是虚无缥缈的纯粹梦想，它

如同中国梦一样，中国梦是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全

身心地投入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

中去，为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

福做贡献。“彩梦文化”靠的是实践，它是在追梦、

圆梦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没

有实践就没有“彩梦文化”的产生。

群体性。“彩梦文化”植根于中国梦之中。众

所周知，中国梦是你的梦、我的梦、他的梦，是我

们每个中华儿女共同的伟大梦想与追求，在实

现共同梦想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彩梦文化”，具

有鲜明的大众文化与群体性特征，它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从属性。“彩梦文化”是从中国梦派生出来

的，它从属于中国梦，立足于中国梦，服务于中

国梦，它讲述的是中国故事，展现的是中国形

象，凝聚的是中国精神，传递的是中国力量。“彩

梦文化”以曲高和众、雅俗共赏的姿态，展现在

大众面前。

“彩梦文化”之历程

“彩梦文化”是中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

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资格讲述自己的中国梦

的故事。其故事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重有

轻。这里，讲讲我的中国故事——“彩梦文化”之

历程。

梦想作家

我出生在鲁西北的一户农民家庭，祖辈三

代 不 识 一 字 ，我 读 到初中一年级就参加了工

作，考取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之后，从军十年间

也没有补上文化课。转业石油战线后，当过采油

工、电工、加热炉工。尽管在生产第一线，我仍抱

着一种希望与梦想，就是有那么一天，能当一名

著书立说的作家，这是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事

情了。从石油工人到成为一名作家，可谓“遥不

可及”。要想当作家，就要有文化，怎样补上文化

课呢？

1979年春，山东大学历史系在潍坊招收函授

班，我闻讯后积极去报名。报名时才发现，报名

的人员都是在职的中学教师，唯有我一个人是

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结果山大破例录取了

我。那时我的工作岗位是烧加热炉，工作三班

倒，赶上了夜班，就顾不上休息，白天抓紧学

习。通过 3 年的函授与面授，1982 年夏天，我取

得了由山东大学颁发的中国历史专业函授大专

文凭。

为 了 进 一 步 提 高 学 习 水 平 ，1982 年 的 秋

天，我脱产进修，走进了山东大学的校门，成为

山大历史系的一名进修生。对于我这样一个石

油 工 人 来 说 ，这 是 一 次 多 么 难 得 的 学 习 机 会

啊！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不放过这来之不

易的每一天。脱产进修后，单位不再发工资，只

能靠妻子每月挣来的几十元钱来维持家中的生

活，我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坚持学习。在山大进

修期间，我不仅主修中国历史课程，还选修说唱

文学，甚至先生们讲授哲学、美学课我也去旁

听。

也许是我的用功打动了民间文学研究生导

师李万鹏先生，李先生让我参与编著一本《中国

现代说唱文学史》。在大学的讲坛上，《中国现

代文学史》版本甚多，但却没有《中国现代说唱

文学史》，它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

白。李万鹏先生把这一研究课题交给了我，我

是既兴奋又困惑。兴奋的是先生对我的厚爱，

困惑的是这一学术研究课题不知从何做起。“有

资料吗？”我问先生。“要有资料，还用你研究？”

先生说。“从何处着手呢？”我向先生请教。“就从

搜集解放区的说唱文学作品与资料做起。”先生

为我指出了一条路。

为了搜集解放区的说唱文学资料，我利用

学校放寒假的机会，只身奔赴江西瑞金——中

央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在瑞金革命纪念馆，

我翻阅了一摞摞的《红色中华》，那一张张发黄

的报纸，凝聚着一场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抗

争风暴，那一段段“送郎当红军”的民间歌谣与

小调，激起了我对“红色记忆”的敬重。自此，我

走河南，去河北，下山西，上陕北。到了 1983 年

秋，当我完成了在校的学业之后，已搜集整理了

解放区说唱文学作品数百篇。

当我带着学习的成果重返石油岗位时，迎

来的不是祝贺，而是闲言。有人说：“老胡学习

有什么用，还不是照样烧加热炉。”可我心里明

白，山东大学的一年进修学习，虽说时间不长，

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收获了学识，为我

此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事隔半年，就在 1984 年春，我

所在的胜利油田东黄输油大队组

建起胜利输油公司，隶属于石油部

管道局。公司需要一名新闻干事，

我被借用。不久，我被调任《石油

管道报》，成为一名专业的新闻记

者。在 报 社 ，我 结 识 了 社 长 李 秋

明同志，李社长来自大庆油田，走

起路来一阵风，他开拓进取、待人

赤诚，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兄

长。正是在李社长的支持下，报社

为我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伞。

在报社，我负责副刊，既当编

辑又当记者，那时我与妻子分居两

地，每逢星期日我就奔赴京津。最

先拜访了一批曲艺大师，其中有高

元钧、马三立、骆玉笙、侯宝林、马

季等；其后又拜访过姜昆、冯巩、牛

群等。我为先生们撰写的曲艺评

论文章，大都刊登在《农民日报》与

《经济日报》。我还利用搜集来的

解放区说唱文学作品与资料，先后

撰写了《“讲话”指引下的新说书运

动》、《略论解放区的说唱文学》、

《延 安“ 四 大 鼓 ”》、《抗 战“ 武 老

二”》、《“板人”栾少山》、《瞿秋白与

曲艺》等文论，这些文章大都刊载

于《曲艺》杂志。在报社工作了不

到 4 年的时间，我就被河北省高职

评委会评为艺术理论副研究员，还

加入了中国曲艺家协会。

大约在 1987 年的春天，我开始

着手撰写《韩起祥评传》一书。韩

起祥是陕甘宁边区的“说书英雄”，

说新唱新长达半个世纪，我决心为

韩起祥写一本书。为了撰写《韩起

祥评传》，我曾三下延安，两进京

城 ，面 对 面 与 韩 起 祥 近 距 离 地 接

触，进行实地采访。就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40 周

年前夕，《韩起祥评传》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1989年 9月 30日，北

京城的阳光洒满了坐落于长安街上的北京民族

饭店，大约在上午 9 时许，一位身穿蓝灰色制服

的魁伟长者，走进了《韩起祥评传》新闻首发式

的现场，这就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习仲勋同志。习老是受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高占

祥同志之邀而出席这次新闻首发式的，并亲笔

为《韩起祥评传》题词：“民间艺术家的一代典

范。”习老的题词既是对韩起祥的褒奖，又是对

作者的首肯与鼓励。

从 1989 年 编 著 出 版《韩 起 祥 评 传》始 ，到

2013 年编著出版《红高粱三部曲》止，我一共编

著出版《我与大师》、《我的 2007》、《胡孟祥诗文

书画集》、《中国符号——胡孟祥创意艺术集》等

文集、画集近 30 卷，先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组

织，还被聘请担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

教授，终于圆了我的作家梦。

圆梦百年

港澳回归，百年梦圆。为了迎接这一历史

性的庆典，我于 1990年 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颁布之日起，身背自制的中国地理图卷进行

了一次长达 8 年的“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文化

活动。我唱着自撰的歌，踏上了万里征程：

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

一个炎黄子孙的梦。

收集民意，珍藏心声，

收集期盼，珍藏憧憬；

收集金光大道，

珍藏通往胜利的征程。

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

一个炎黄子孙的梦。

收集长城，珍藏雄风，

收集黄河，珍藏腾龙；

收集敦煌之光，

珍藏中华民族的文明。

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

圆了炎黄子孙的梦。

收集彩霞，珍藏长虹，

收集日月，珍藏群星；

收集花好月圆，

珍藏港澳回归的国荣！

我携带自制的三张地理图卷，一张是“情系

港澳神州万里行”地理图，一张是“港澳归来”地

理图，一张是“海峡情神州世纪行”地理图。北

上北极村，南赴天涯海角，东去图们江，西奔伊

犁河，往返行程数万里，地图上盖满了全国各地

密密麻麻的邮戳近百枚，数百位大师与名家留

下了亲笔题书与签名。地图承载着众多的爱心

与故事，就像天空中的繁星、长河里的浪花，亮

光闪闪，清澈荡漾。它是众人谱写的一曲“神州

交响”，催人以奋进，给人以遐想。

您知道地图是怎样完成的吗？我给大家讲

一个签名的故事。1994年 4月的一天，我从古元

先生家下得楼来，刚好路过华君武先生家的楼

下，我想碰碰运气，请华老在地图上签名。可转

念一想，不行，我与华老素不相识，俗话说“头三

脚难踢”，还是先找熟人为好。

不觉一年多过去了，到了1995年夏天，再看这

张中国地图，呵，上面密密麻麻盖满了大半个中国

的邮戳：潍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

武夷山、福州、南昌、黄山、广州、武汉、西安等。

再看签名：曹禺、艾青、臧克家、季羡林、张

岱年、陈荒煤、荣高棠、姚雪垠、魏传统、张光年、

吕骥、贺敬之、高占祥、任继愈、周巍峙等。上上

下下，左左右右，签得是密密麻麻，足有上百个

大师名家。行了，是时候了，该请华君武先生签

名了。

7 月初，我去京城拜访漫画家苗地先生。谈

话 中 得 知 苗 地 与 华 君 武 交 往 甚 密 ，就 劳 烦 引

荐。苗地向华先生书函一封：

华老，您好！

为庆祝港澳回归祖国，山东将在国际风筝

会期间，举办“情系港澳艺术珍品博览会”，我特

为华老作肖像一幅（肖像曾在《经济日报》上发

表），现有该会胡孟祥先生来府上，请您老签名

题字。

谢谢！

学生：苗地

1995年 7月 1日

我喜出望外，拿着推荐信来到华君武先生

家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一位老者，他探出半个身

子，问道：“你找谁？”我拿着华老的画像，一看就

知道是华君武先生。我说：“华老，我找您。”说

着，我把信函递了过去。华老接过信函，不及细

谈，说声：“上门要提前电话联系。”说罢，“咣当”

一声，关上了房门。

“电话联系？”天哪，真是五雷轰顶！拜访名

家，我最怕“电话联系”四个字。第一，这些先生

大多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电话打过去家人一个

回绝，岂能再登家门？第二，电话很难把本意向

对方交代清楚，再者说自己又不是大腕明星，也

不是大报的名记者，谁能认识我呢？第三，每到

一地都来去匆匆，不可能电话联系一等再等，经

费也不允许啊！

转眼间又是一年。1996 年春夏之交，我在

京城拜访中宣部原副部长林默涵。林老问：“我

们这个大院住着三个大画家，你都找了吗？”我

心里清楚，林老说的三个大画家，即是古元、蔡

若虹、华君武。

“林老，古元、蔡若虹两位先生都找了，就缺

华君武先生了。”“那为何不去找他？”林老问。

“华老我找过一次，先生说要电话提前联系。”我

向林老说明情况。林老听后说：“这好办，我给

你写个信，一定能成。”听后我连连道谢：“那就

太感谢您了！”说话间便把一支笔递给了林老，

林老在信笺上提笔写道：

君武同志：

孟祥同志为港澳回归，进行神州万里行，请

您在地图上签个名，文化界许多同志都签了，请

给予支持。

林默涵

1996年 5月 11日

当下，我给华君武先生打去电话，回话说：“明

天下午两点到，只签名不叙谈，签完后就走。”我回

答：“好，就按先生说的办。”

次日，按照与华先生约定，我于下午 1 时 45

分，提前到达。我一直等在门外，等手表指向 2

时整，才按响门铃。开门的正是华君武先生。

我进门再看华老，高高的个头，方脸浓眉，

一头白发，上穿咖啡色衬衫，下穿蓝色长裤，脚

蹬布鞋，已是八十开外的人，却依然矍铄而潇

洒 。 进 了 客 厅 ，我 急 忙 将 林 默 涵 先 生 的 信 呈

上。华老阅罢，示意将地图打开。一幅中国地

理图平铺在大厅内，偌大的地图上签名连着签

名，邮戳连着邮戳，空隙实在不多。这让华老十

分为难，只见他脱去鞋子，穿着一双线袜，小心

翼翼踏上了图卷，然后，用双手支撑着身体，趴

在地图上，仔细寻找能够签名的空隙。当时我

想：“华老，这可不怪我啊，我是早想来拜访您

啊。”就这样先生观察了 3 分钟，也没找到合适的

地方。看到华老很费力，我怕累坏了先生，就指

着海南的方位说：“您老就签在这里吧。”华老欠

了欠身，摇了摇头，说声：“我要找我的朋友！”大

约又过了 2 分钟，华先生终于在东三省的方位，

选择了臧克家、胡絜青两位先生签名空隙间，提

笔签上“华君武”的大名。为了先生的一个签

名，我一等就是 3 年，可谓时间长矣！不过，也有

快的时候，1996 年春，适逢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

议在京召开，我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请彭丽

媛、乔羽、吴冠中、李希凡、孙大石、马季、郭怡

孮、刘勃舒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地图上签上了

大名。

在万里行途中，我为上百位大师与名家拍

摄影像，并请先生们在影像旁一一为之题书。

由一幅幅影像题书汇聚而成的“百家影像墨宝

集珍系列”，由一件件扇画书法汇聚而成的“百

家扇画书法集珍系列”，由一副副楹联题书汇聚

而成的“百家楹联题书集珍系列”，由一枚枚名

家肖像邮封汇聚而成的“百家肖像邮封集珍系

列”，另有五个丈二匹组成的《龙腾九霄》书法巨

制与另一幅长达 68 米的《百福聚》书法长卷，凝

聚着数百位先生对港澳回归的真诚祝福。还有

丈二匹的国画巨作《紫荆花开》、《映日荷花》等

作品，均出自大师名家之手笔。

由关山月、黎雄才、陈大羽、田世光四位艺

术 大 师 联 手 创 作 的 丈 二 匹 国 画 巨 制《金 鸡 报

晓》，留下了文物鉴定专家罗哲文先生的题跋：

“关山月的梅，黎雄才的松，陈大羽的鸡，在当今

画坛久负盛名。而三者的最佳结合，则是绝无

仅有。再加上先生们均已仙逝，成为收藏界独

一无二的传世孤品。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

经济价值不可估量。”

这些在万里行途中所产生的艺术作品，到

底凝聚着多少情思与爱恋呢？香港、澳门回归

祖国，寄托着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夙愿与梦想，一

幅由沈鹏题写总款的《双喜盈门》书法长卷，记

下了这一真实的画面。一个个双喜字的下面，

闪现的都是谁的大名呢？沙更世代父签上了沙

孟海的大名，傅小石代父签上了傅抱石的大名，

诸涵代父签上了诸乐三的大名，陈寿荣代曾祖

父签上了陈介祺的大名，吴长邺代祖父签上了

吴昌硕的大名，英若诚代父英千里、祖父英敛之

签上了大名。

一枚枚带有“贺港澳回归祖国”的肖像印邮

封，又留下谁的大名呢？韦韬代父签上了茅盾

的大名，田大畏代父签上了田汉的大名，叶至善

代父签上了叶圣陶的大名，梅葆玖代父签上了

梅兰芳的大名，潘公凯代父签上了潘天寿的大

名，廖静文代夫签上了徐悲鸿的大名，邹佩珠代

夫签上了李可染的大名，胡絜青代夫签上了老

舍的大名……这几代人的心愿，就这样被镌刻

在一件件的艺术珍品之中。

香港、澳门被隔离了一个半世纪。几代中

华儿女就想它、爱它、记它了一个半世纪。港澳

回归“洗雪国耻 圆梦百年”，其艺术作品就是在

“圆梦百年”中所诞生。它一头连着“虎门销烟”

的熊熊烈火，一头连着“春天的故事”那动人的

旋律。它从“百年潮”中走来，它是复兴之路“中

国梦”的艺术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作品

无论是什么样式，无论篇幅是大是小，即便是一

个签名，也值得我们珍惜与怀念，因为一大批先

生早已离开了人世。

1997 年春，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夕，中共山东

省委宣传部相继在济南山东美术馆与北京中国

革命博物馆举办了“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艺术

珍品展”，拍摄了电视专题片《夙愿》（该片 1997

年荣获原国家广电部“星光奖”一等奖）。

2000 年 4 月 21 日 ，“ 港 澳 归 来 ”地 理 艺 术

图卷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入典藏，廖汉生、雷

洁琼、任继愈等先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捐赠

仪式。

2007 年 6 月 29 日，为纪念香港回归祖国 10

周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隆

重 举 行 了“ 大 师 情—— 胡 孟 祥 书 画 珍 藏 展 ”。

铁凝、金炳华、张健、陈建功等中国作协的领导

出席了开幕式。至此，我的“圆梦百年”画上了

句号。

运河诗篇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一代代

中华儿女围 绕 着“ 美 丽 中 国 ”圆 着 同 一 个 梦 。

在我看来，神州大地最具代表性的“彩梦人”

是 徐 霞 客 。 徐 霞 客 倾 其 毕 生 精 力 ，徒 步 考 察

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位“千古奇人”一直是我

效仿的楷模。

2000 年，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又绘制

了一张中国大地图《携徐霞客远行》。我从山东

潍坊启程，身背行囊，直奔徐霞客故里江阴市南

阳岐村。南阳岐 村 坐 落 在 长 江 南 岸 ，阳 春 三

月，盛开的油菜花似金色的地毯铺满大地，古

老的胜水桥屹立在徐霞客故居门前。我观故

居，拜墓地，访后人，留下了《徐霞客故里行》短

诗一首：

胜水桥头一叶舟，

离别老母八方游。

船打太湖运河水，

金沙江畔溯源头。

激流勇进闯滩险，

浪迹天涯不言愁。

一生漂泊江湖上，

千古奇人唱丰收。

自此，我踏着徐霞客的足迹前行。南下无

锡、苏杭，北上扬州、津京，留下了《我是运河一

把桨》：

我是运河一把桨，

乘风破浪游四方。

走过长江水，

穿过黄河浪。

孔孟之乡寻圣贤，

泰山绝顶迎朝阳。

我是运河一把桨，

乘风破浪游四方。

走过盂城驿，

穿过沙家浜。

洋河古镇饮美酒，

瘦西湖畔赏月光。

我是运河一把桨，

乘风破浪游四方。

走过微山湖，

穿过临清巷。

津京城内访好友，

苏杭扬帆游天堂。

我爱运河水，因为运河是一条母亲河，也是我

的一条家乡河。

进入 21 世纪，我的家乡鲁西北连年遭受大

旱，就连乡亲的饮水都成了问题，母亲临终留

言：“孩子，只要有条件，就给家乡打眼井。”为了

实现老母的遗愿，我自筹资金 10 万元，为家乡打

了一眼深井。2002 年春，当清澈的泉水流进父

老乡亲的家门时，我眼含热泪来到母亲坟前：

泉水甜，井儿深，

继承母愿报养恩。

儿走千里父挂牵，

天涯海角恋乡亲。

都说月是故乡明，

村是港湾家是根。

但愿溪水荡清波，

地满硕果乡满金。

大运河呀你风情万种，是您给了我的爱！

“掌印”天下

2001 年春，我再次来到徐霞客故里。这次

出行，改变了我的心路历程。

众所周知，徐霞客是我国久负盛名的地理

学家，但他最显赫的头衔还是旅行家，被后人尊

称为“游圣”。当我第二次来到徐霞客故里时，

萌生了一个奇特的念头：徐霞客徒步走遍大半

个中国，为何没留下一个脚印呢？在别人看来，

这真是“异想天开”！我却由衷感叹：遗憾啊遗

憾！为了弥补这历史的遗憾，我要去“掌印天

下”。

在我国传统观念中，按指印就是“画押”，

“画押”是件很严谨的事，人们绝不会随意“画

押”，它代表着人们的意志与愿望，并且还暗藏

着个人隐私。更何况，我不是让人按指印，而是

要征集掌印。这能办得到吗？

人世间的事很难预料。2012 年春，我去京

城拜访乔羽先生，在方庄小区，听一位大嫂说，

这里住着一位名人，是当年修建红旗渠的总指

挥，名叫杨贵。我一听“红旗渠”3 个字，眼前顿

觉一亮：“啊，红旗渠，多么好的一个选题啊！

红旗渠是一项工程，更是一种精神，为何不去

掌印红旗渠的建设者呢？”想到此，我立刻去拜

访杨贵。

上世纪 60 年代初，杨贵担任河南省林县（现

为安阳地区林州市）县委书记，当年“千军万马战

太行”的创举，就是由他来指挥的。红旗渠从

1960 年 2 月动工，到 1969 年 6 月竣工，用了近 10

个年头。10 年间，林县人民凭着锤、钎、手，逢山

凿洞，遇沟架桥，削平 1250座山头，凿通 211个隧

洞，架设152座渡槽，修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

渠，这真是人间奇迹！当年的杨贵风华正茂，如

今他已是白发苍苍，年逾八旬。当他听说我要去

林州“掌印”红旗渠的建设者，老书记满面笑容，

与我合影留念。

离京返鲁后，我携带丈二匹宣纸连夜兼程，

途经安阳孤身来到了林州。我去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红旗渠纪念馆。在纪念馆内，我被一组“凌

空除险”的模型打动了。只见悬崖峭壁间垂挂

两个身影，他们腰系绳索、手持撬杠在凌空盘旋

作业。我向讲解员打探，原来模型中的两个人

原型就是“除险英雄”任羊成与他的农友秦来

吉。任羊成当年的事迹曾传遍太行，他两次死

里逃生，至今当地仍流传着一句俗语：“除险英

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

参观完红旗渠纪念馆，我又赶往红旗渠青

年洞。青年洞是红旗渠的咽喉工程，也是总干

渠最长的一个隧道，坐落在太行山腰晋冀豫三

省交界处。我登上高高的青年洞，放眼波光荡

漾的渠水，犹见“万把钢钎战太行”的动人场面：

太行垂天固清流，

万把钢钎点林州。

愚公引来漳河水，

一道峰巅飘彩绸。

红旗渠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

座中国建设史上的“人工天河”，引起了海内外的

瞩目。那么，“红旗渠精神”该如何传承呢？我想

到了掌印。掌印记载着历史，掌印传承着精神，

掌印铭刻着辉煌。可又一想，红旗渠经历了半个

世纪，建设者们还有多少人健在呢？人之掌印需

要抢救。抢救掌印，就是抢救中华民族的“文化

遗产”啊！我深感时间的紧迫。

在林州的日日夜夜，我走村串户，几天下来

跑遍了大半个林州，走访了村民近百人，征集了

红旗渠建设者们的双掌印 16 个，其中包括时年

83岁的“除险英雄”任羊成。

返回山东后，我凭借对红旗渠的犹新记忆，

创作了一幅高 2 米、宽 1.4 米的手指画《亮掌太行

山》。还在丈二匹的宣纸上笔绘一条长 3.6 米的

彩带，彩带既象征着红旗渠，又寓意着太行山

峰。作品的上下分别题书着我的自撰诗两首。

上写：“红旗渠水飘半天，胜景画图民为先。劳

动人民一双手，描得太行巍巍观。”下书：“英雄

史诗看今朝，一条银河悬空飘。愚公彰显云霄

志，铁锤钢钎塑神雕。”

时隔半月后，我驱车再次来到了林州，特请

老英雄任羊成在《亮掌太行山》的指画上加盖双

掌印。自此，我与劳动者共同创作的“掌印指

画”便产生。

接下来，我携带丈二匹指画《掌印雷锋山》

与地理艺术图卷《雷踪锋影》，走湖南、去四川、

奔浙江、赴东北、上内蒙古、进京城，往返数万

里，不仅“掌印”了 24 位历任雷锋班班长，还“掌

印”了雷锋生前学习的榜样，雷锋生前的战友、

雷锋辅导过的学生、雷锋的传人，雷锋的堂兄、

堂弟与义弟，以及雷锋纪念馆馆长，雷锋学校的

部分师生等。

一幅以“梦之缘”为主题的《掌印雷锋班》书

法艺术长卷，是我经过数月跑了全国十多个省

市才实施完成的。该作品高 3.6 米，宽 1.5 米，上

有我的总题款，下有我的诗书：

双手掌印雷锋班，不觉走过五十年。

半个世纪春秋月，一面旗帜代代传。

双手掌印雷锋班，革命战友情绵绵。

五湖四海皆兄弟，迹伴雷锋史无前。

“掌印天下”就要走遍天下。我的身影都留

在了何处呢？留在了大庆，留在了唐山，留在了

瑞金，留在了高密。在大庆，我留下了《铁掌风

云》；在唐山玉田，我留下了《唐山十三掌》；在瑞

金桔林村，我留下了万里长征老红军双足印；在

高密，我留下了《掌印莫言家族》等。

我用一年的时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去“掌

印天下”。高占祥同志在《红高粱三部曲》的序

言中，对掌印作了如此评价：

掌印天下，天下掌印。纵观人类上下数千

年文明史，手足之印记，遍布世界各地。手足，

承载着人类血脉之渊源，张扬着民族之亲情，精

神之魂魄，文明之辉煌。可以说，每一印记，都

是人间一个奇迹，它所涵盖的人文气息，从古至

今，由中及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天大”的

事，又有谁能够想到把它系统而艺术地征集下

来并编著出版呢？

丹霞一梦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同志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时，把一个

伟大的中国梦昭告天下：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

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中国梦的提出，引起我深深的思考：“我用

八个年头进行‘情系港澳万里行’，不就是‘凝聚

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吗？不就是展现

了‘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吗？这不就是‘中国

梦’吗？我用一年的时间去掌印红旗渠，掌印

雷锋班，掌印铁人钻井队，掌印长征老红军，不

就是为了传承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

神和长征精神吗？这不也是为了圆一个‘中国

梦’吗？”中国梦就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了我的

心田。

正是在中国梦的感召下，一个“彩梦中华”

的文化活动在我的心头萌动。我用 2012 年绘制

的一张“图行天下望家园”的中国地理图，经过

重新创意，改成了“彩梦中华”地理图。这张地理

图让谁开笔题写总款呢？我想到了革命老人王

定国。2013年 3月的一天，我携带“彩梦中华”地

理图，赶赴北京，走进了王定国的家门，我请王老

在地理图上题写总款。老人先在一张纸上试笔，

然后一挥而就，“彩梦中华”四个字落在了地图正

前方。随后，我又赶往著名诗词作家石祥的家。

我请石祥在地理图的两侧题写了联句：“彩梦中

华民族愿，伟大复兴人和天。”

在“彩梦中华”的万里行途中，我创作了一首

《彩梦中华》歌：

中国梦，梦中华。

彩梦中华万里霞。

祖国地图肩上挎。

一条大道访百家。

中国梦，梦中华。

彩梦中华万里霞。

神州大地洒足印，

一片寸心装天下。

中国梦，梦中华。

彩梦中华万里霞。

霞光照我人生路，

一座景观尽描画。

写下《彩梦中华》歌，仍不尽意，我就在六尺

宣纸上作画一幅，题目就叫《彩梦中华》。这幅

高约两米，宽约一米的绘画作品，上半部丹霞曜

日，下半部画有两只昂首挺立的金鸡引颈高歌，

金鸡下方红岩垒垒，光照大地。丹霞，辉日，金

鸡，红岩，上下贯通，光芒四射，给人以遐想……

我的“丹霞一梦”到此并没有结束。我想到

了用陶瓷的窑变，来表现“彩梦中华”的这一主

题。记得 15 年前，我自山东出发，曾五次去景德

镇拜访陶瓷大师周国桢先生。我与周先生谈陶

瓷，说艺术，交流“天人合一”的思想。最后一次

周先生说：“咱俩别只谈，你也动手做做。”“不瞒

您说，我也做了两件。”“拿来我看看。”真没想到

先生主动提出要看我的作品。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携带创作的两件陶瓷

作品，来到了周先生的家。这两件作品均是瓷

罐。一个瓷罐的顶端我用手捏制了几朵玉兰花

瓣，借用的是插花艺术。另一个瓷罐周边我用

陶泥捏制了一堆浮雕牡丹，瓷罐口端的左边捏

制了一只金鱼，右边捏制了一只青蛙。周先生

观后，说：“你出手不凡啊！一个瓷罐把我们景

德镇的彩釉都用上了，你是怎么创作的？”我详

细地向周先生作了回答，并向周先生讲明想到

景德镇陶瓷学院去学习。周先生听后说：“你不

要来陶瓷学院学习，那样你就做不成了，他们做

的程序跟你不一样，你要按你的想法去做，怎么

想的就怎么去表现，走自己的路。”“我想拜您为

师，跟您来学习。”先生听后笑了。这笑中到底

意味着什么？是先生乐意收我这个弟子吗？直

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在我刚刚起步时，周先生已

经给我指出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通往成功的

“走自己路”的宽广大道，周先生不就是引导我

走向成功的真正导师吗？遗憾的是，这一别就

是 15年。

今年初春，我自潍坊启程，驱车数千里奔赴

景德镇，去圆我的“丹霞一梦”。到达景德镇后，

我想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周国桢先生。

不难设想，15 年的变化，周先生的原住址已变成

了一片高楼，住宅的电话号码也早已改变，唯一

的希望就是去周先生的原单位景德镇陶瓷学

院。经打探得知，周先生的女儿周芳在陶瓷学

院任教。我到达景德镇的第 3 天，总算与周芳教

授取得了联系。当日就做出了安排，时隔十余

年之后，我又与周先生见面了。

这天，景德镇下起蒙蒙细雨，我冒雨走进了

周先生的家。周先生已有 84 岁的高龄，看上去

身体不错。我取出近年来出版的画集与文集赠

予先生，周先生也用画刊与年历相赠。我把随

身带来的“彩梦中华”地理图铺在客厅内，请先

生在此题书。周先生在地图的中间写下六个

字：“我们的中国梦”。临别前与先生合影留念。

离开了周先生的家，我又赶回制作瓷板画的

一间小屋，这间小屋与烧窑处同在一院，是由一

个姓刘的小老板来经营的。他来自江西九江，夫

妻两人带着两个孩子，经营着烧制瓷板的生意。

我与这位小老板相识三日，作画与饮食都在这间

小屋。小屋仅有 5 平方米大小，每天与泥土打交

道，浑身上下像个土人。环境的艰辛并不觉苦，

因为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有那么一天，我创

作的瓷板画经过窑变能给我带来一个惊喜，圆我一

个“丹霞梦”。

小刘老板待人热情，对我的创作竭力相助。

我把当日见到周先生的事，告诉给他，他闻讯后

说：“我们只听说过周国桢的大名，没有机会去拜

访这位陶瓷大师。”又说：“你搞的浮雕指画与泼釉

重彩是个新东西，景德镇不搞这个，你还用泥浆

写字，这样搞风险很大。”我说：“风险不等于失败，

风险中孕育着成功。”

自此以后，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又两次去

景德镇，创作大小瓷画约 80件，其中包括瓷板画，

瓷板书法，小动物彩塑，小瓷壶彩绘等。其中一

件瓷板画作品比较满意，它融山水、花鸟、人物为

一体，泼彩与绘画相结合，通过上千度高温的窑

变，其色泽鲜艳，格调清新。该作品只用了半个

小时，画前没有构思，是一件“随心所欲”的即兴之

作。这件作品先有画，后有词：

红韵丹霞一梦圆，

遂了平生意十年。

瓷都寻梦千万里，

圆我窑变歌江山。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我的“梦想作

家”“圆梦百年”“运河诗篇”“掌印天下”“丹霞一

梦”，都是通过双脚“走”出来的。也就是说，它

是用实践来实现的。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中国

梦的感召，“彩梦中华”之历程就不存在了，如果

没有习近平同志中国梦的提出，“彩梦文化”的

命题也无从谈起。

“彩梦文化”之追踪

“彩梦文化”是一个新的命题，它是怎样引

发的呢？这要从习近平同志的三篇文章说起。

先说《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我用杜甫的两句

词“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来表述

我对该词的阅读感受。

该词从“魂飞万里，盼归来”开头，到“会它千

顷澄碧”结尾，自始至终充满了现实主义与浪漫

主义的色彩。一句“百姓谁不爱好官”的发问，呼

唤出“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焦裕

禄。接下来，作者在对焦裕禄“路漫漫其修远矣，

两袖清风来去”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

意”的赞扬声中，展现了作者“绿我涓滴，会它千顷

澄碧”的壮志情怀。“会它千顷澄碧”是全篇的最大

亮点，它词中有画，画中有声。这词画之胜景来

自何处呢？很显然，它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

了平生意”的“涓滴”之波澜，注入了作者之心田后

才荡起“澄碧”之千顷的。这“千顷澄碧”浩浩荡

荡，撞击着“绿我涓滴”的胸怀。“涓滴”润我心啊

“澄碧”连霞天。于是，一个“彩梦文化”之命题，在

我心头荡漾……

我拿起笔来，写啊写，一写就是百幅。我把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书法作品，分别寄赠部

分省市领导同志。我多么希望我们党的各级领

导干部，都能像习近平同志那样去践行焦裕禄

精神啊！让我欣慰的是，寄赠兰考县焦裕禄纪

念馆的作品回信了。随函还寄来一个收藏证

书，鲜红的封面烫着金字，内写：

胡孟祥先生：

您捐赠的习近平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已被我馆永久收藏，编号：jy00041。特发此证，

并致谢忱！

落款处盖有一枚鲜红的印章：兰考县焦裕

禄纪念馆 2014年 6月 10日。

在《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的感染下，我

和韵一首《念奴娇·黄河儿女》：

黄河儿女，

齐奋起，

步伐响彻大地。

谁是英雄谁好汉？

是他是我是你。

继往开来，

创造奇迹，

历史永铭记。

中国梦想，

高举复兴大旗！

朗朗乾坤日月，

励精图治，

拥抱新世纪。

伟大民族东方立，

五洲皆为兄弟。

和平发展，

同舟共济，

海内存知己。

造福于民，

会它山河常绿。

另一篇文章是《忆大山》。我是今年 1 月中

旬在《齐鲁晚报》上看到的。开始读时，我就在

想：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上任伊始，为何第一

个拜访的就是贾大山呢？我带着一种疑惑在文

章中寻找答案。当读到“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

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

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

思所折服”时，很显然，是文化使两人走到了一

起，两人初次见面都谈了些什么呢？文中有所

交代：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

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

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

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

贾大山面对这样一位当官不像官“无话不

谈”的朋友，临别时，他紧紧拉着习近平的手不

愿放开：

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

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热泪盈眶。是什么原因

让我产生了如此感受呢？我百思不解，这可能就

是人们常说的“文之化人”的缘故吧？这再次证

明，文化的能量是巨大的，它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不分职务高低，甚至不分国界，在文化面前人人

平等。

《忆大山》文真情厚，意切心诚。二人忘记

了身份，忘记了职务，留下的只有大善大爱的人

文情怀。要知道“中国梦”从何而来，不妨读一

读《忆大山》。正是：

大山遇知音，一生都幸运。以文交好友，留

下两颗心。

再一篇文章是《我是黄土地的儿子》。文中

说：“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

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文中引用了郑板桥的名诗一首：“咬定青山不放

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

西南北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郑板桥的

这首《竹石》诗，在习近平的笔下，只改动了六个

字，便成了一首富有新意的“公仆歌”：

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与《忆大山》一样，是

用平常心写的平常文。但就是这种看似平常的

文章，却让读者读出了不平常。最使我动情的

是文中的两句话：“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

土地的儿子。”黄土地的儿子啊，有着高天厚土

的情怀：

黄土地的儿子啊黄土地的秧，

黄土地的窑洞是家乡。

黄土地的水啊黄土地的粮，

黄土地的百姓是爹娘。

天天吃的是百姓饭，

岁岁闻的是五谷香。

衣食父母常挂牵，

群众冷暖记心上。

陕北高原一棵苗啊，

全凭黄土来培养。

足迹洒向黄土地啊，

根扎黄土我成长。

要为人民做实事，

大道走辉煌。

读罢《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让我想起了中

国梦，中国梦到底是什么呢？习近平同志满怀

激情地说：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

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群众，这就是产生

“中国梦”的思想基石，“彩梦文化”就植根于其

中。“彩梦文化”伴随着“中国梦”的脚步挺进，向

着阳光，向着春风。

7月5日，“胡孟祥彩梦文化在中国”艺术展开幕式在山东潍坊郭味蕖美术馆举办，图为部分参会者合影


